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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苏区红军医院旧址甄别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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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军医院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部队为了医治红军伤病员而建立的卫勤保障机构。

红军医院旧址遗址是生动的红色教育资源。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加大了对红军医院旧址的保护、修缮力度，使

寂静了近百年的红军医院旧址再次焕发光彩。但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张冠李戴”“指鹿为马”的不良现象。

十多年来，笔者实地考察了中央苏区时期留下的一百多处红军医院旧址遗址，综合分析其设置背景、选址条件、运

行情况等，并归纳概括出甄别红军医院旧址的六大要素，以期为各级地方政府保护、修缮红军医院旧址遗址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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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screening of the old sites of the Red Army Hospital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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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Red Army Hospital was a medical service support institution establish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Red Army troops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in order to treat the sick and wounded of the Red Army.  

The old sites and ruins of the Red Army Hospital are vivid red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 recent years， local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have increased their efforts to protect and repair the old sites of the Red Army Hospital， so that the old sites of 

the Red Army Hospital， which has been silent for nearly a hundred years，have once again  been revitalized.  But in this 

process， some misrepresentations have occurred.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the author has investigated more than 100 sites 

of old Red Army Hospitals left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their setting background， site selection 

conditions， operation， etc. ， and summarized the six elements of screening the old Red Army Hospital sit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local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to protect and repair the old Red Army Hospital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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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27 年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三湾改编”后

在井冈山茅坪建立红军第一所医院起，红军医院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历次反“围剿”战争的反复

锤炼，形成了类型多样、功能齐全的卫勤保障机构。

红军医院的发展壮大，为救治红军伤病员、恢复部

队战斗力和解决苏区群众“生疮害病问题”提供了

有力保障。红军医院遍布于赣南、闽西的崇山峻岭

与乡间村落。十多年来，笔者先后实地考察了中央

苏区一百多处红军医院旧址或遗址，发现除战时的临

时救护所（包扎所）外，在那些相对稳定且有一定规模

的红军医院的选址问题上，党和红军领导人会兼顾

医院安全与物资供应等诸多因素，谨慎选择场地。

近些年来，红色旧址遗迹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各级政府不断加大投入、加快修葺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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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笔者发现，在红军医院旧址遗址修葺、维护过程

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地方为了红旅之便，把

本是在山高路遥的旧址硬生生与其他旧址复制在

一起；有的随意将某些场所命名为某红军医院旧

址；有的红军医院旧址未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进

行修缮等，常使红色旧址遭到不应有的损坏。笔者

通过综合分析红军医院设置背景、选址和运行情况

及设置规律，认为甄别红军医院旧址或遗址应依据

以下六个要素。

1 要有可靠的人民群众 

毛泽东曾经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

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

战争。”［1］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中国革命

胜利的根本保证。人民军队自创建以来，严格执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水乳交融

的军民关系。苏区时期，红军医院遵循“要为老百姓

免费看病”的原则，每驻扎一地，便使身处穷乡僻壤

的百姓有了寻医问药的去处，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同样，红军医院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安全守卫和物

资供应。所以，红军医院的进驻，必须以良好的群

众基础为前提。如宁都小布红军医院，从第一次到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均驻扎在小布的高田大屋，

先后设置过野战医院、后方医院、总后方医院和兵

站医院，在历次反“围剿”中救治了大量的红军伤病

员，是反“围剿”作战的重要卫勤保障机构。小布红

军医院之所以能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根本原因是

小布地区的人民群众对红军及红军医院的拥护和

支持。当然，医院也积极为当地群众治病，有许多

具体的事例，显现浓烈的民拥军、军爱民的氛围。

红军很注重群众关系，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所以，医

院驻扎期间，军民关系都非常融洽。

笔者在小布采访中还了解到，红军医院在高田

大屋驻扎期间，得到当地群众的无私援助。当地群

众纷纷把自家的门板拆下给医院作病床，为医院提

供粮食、蔬菜、禾草等，乡苏维埃政府组织担架队、

洗衣队、慰劳队到医院服务。宁都县博物馆副馆长

曾晨英介绍说，第二次反“围剿”时，驻扎在新木坑

高田大屋的红军医院突然接收到前方送来的大量

伤员，而且都是重伤员，有的手脚被炸伤，有的身

上、头上中弹。村中族长见这个情形，便让一些胆

大的男子去帮忙抬伤员，妇女都去帮着洗血衣、绑

带，去做一些照顾伤员的工作。伤员做手术时，因

缺少麻醉药品，痛苦不堪，附近村民听见伤员疼痛

的叫喊声后总想为伤员们做点事减轻其痛苦。有

的就从自家的池塘里捞些鱼，熬成鲜鱼粥送去重伤

室里喂给那些刚做过手术的红军吃；有的则杀鸡杀

鸭，炖一锅汤给伤员增加营养；还有一个村民陈芳

澡杀了一头猪给医院改善伙食，医院要付钱，陈芳

澡不肯收，双方争执不下，最终鉴于红军严明的纪

律，她不得不收下了钱。随着伤员的大量增加，药

品供给越来越困难，特别是敷药严重不足，很多伤

员的伤口发炎化脓引起高烧，酒精严重缺乏只能勉

强用盐水清洗，一些伤员休克后就再也没有醒过

来，医护人员心如刀绞却无能为力。这时，医院得

知郎中陈晓山老人有祛炎消肿的祖传秘方，立即请

他来帮助医治红军伤员。陈晓山老人见状，把从不

外传的秘方无偿献给了医院，并亲自上山采集草药

——“过地蜈蚣”，和着米酒捣烂成糊状后，敷在伤

员的伤口上，十分见效，这个神奇的偏方让医院领

导和医护人员兴奋不已。

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是红军医院设立的必备条件。

红军部队即使在白区作战，伤员也必须翻山越岭送回

苏区的后方医院救治，正是由于在白区不具备设置后

方医院的基本条件。如 1932 年 7 月的广东南雄水口

战役，聂荣臻回忆说：“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

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

过甚其词。”［2］由于当时南雄水口属于国民党粤军管

辖，中革军委总军医处在信丰设置了临时医院，又

在于都县境内设置了后方医院，重伤员全部送到于

都各后方医院和兴国茶岭红军总医院救治。

2 要有隐蔽的自然环境 

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往往敌我双方犬

牙交错，为了免遭敌军侵扰，处在区域内的红军医

院随时需要转移，但红军医院又不可能紧随作战部

队行动，因为伤病员治病疗伤不仅需要场所，还需

要一定时间，这就决定了红军医院的设置选址必须

是相对安全、隐蔽的。如 1932 年 4 月红三军团挺进

粤北、转战湘南时，先后有 1 000 余名负伤。为了使

伤病员得以治疗，并使军需物资及战利品得到储

存，1932 年 4 月 23 日，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等来

到崇义县思顺乡，经实地考察，决定在大王洞建立

红军后方医院和后方总部［3］。大王洞位于思顺圩以

东约 5 公里处，地处思顺与金坑交界的深山之中。

—— 89



2026 年赣 南 医 科 大 学 学 报

之所以选择大王洞，一方面是因为其距离红三军团总

部仅三四十里，离湘赣前线不过七八十里，无论是

去总部参加会议、接受任务指示，还是前往湘赣前

线支援、接收伤病员都有较大优势。另一方面是该

地位置相对隐蔽，周围都是崇山峻岭，离圩场比较

近，采买生活物资较方便，是开设红军医院的理想

之地。在当地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的支持下，仅用半

个月时间，大王洞山窝里就搭起了 50 多幢茅草房，

建起 3 所伤病员收容所，以及银行、粮食、供销等机

关用房，有医官近 70 名，护士 100 多名。饶正锡、王

云霖、戴正华、彭方复、潘世征等红医将领都曾在此

工作过。

据饶正锡回忆，1932 年 10 月，留在大王洞后方

医院的伤员遭敌袭击，数百名重伤员被活活烧死在

草盖的病房内，400 名轻伤员被敌捕去赣州，其中

200 余名在途中被敌折磨而死，幸存的 100 多名轻伤

员，经红独十二师在赣州东河营救出来，送去兴国

红军医院。医院工作人员，除少数幸免于难外，大

多壮烈牺牲［3］。大王洞医院如此隐蔽，之所以仍遭

到敌军袭击，主要原因在于伤病员和后方工作人员

过于集中，大量物资采购供应的过程中容易暴露，

且大王洞临近粤军管辖区，我方防卫力量薄弱。类

似的事件在井冈山时期的小井红光医院也发生过，

彭德怀对“小井之难”痛心疾首，认为红军医院要建

立在巩固的“敌军打不进来的后方”，在环境不巩固

的情况下，集中医治伤兵是不适当的，“只能依靠群

众掩护，分散医治”，才能保障伤病员的安全，“这是

一个宝贵的经验”［4］。后来红军吸取教训，一是将后

方医院尽量设置于大后方，通过增设兵站医院的形

式，将重伤病员运送到苏区腹地，保证治疗休养安

全；再是通过增设诊疗所的方式，将规模较大的医

院化整为零，保证医院转移的机动性。

可见，隐蔽的环境是相对而言的，并非是绝对

的，只有觉醒了的广大人民群众，才是红军医院最

坚强的后盾和最根本的安全保障。

3 要有充足的救护场所 

红军医院是集中收容红军伤病员的医疗救治

机构，也是伤病员康复休养的场所，医院规模小则

数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如第五次反“围剿”时设于

宁都小布的第六后方医院，伤病员最多时达2 000多人。

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组建医院一定意义上只是为

伤病员提供一处能遮风避雨、御寒的场所。因此，

红军时期的医院，一般都是征用祠堂、庙宇或地主

的房屋，极少征用群众的住房。如小布的高田大

屋，原本是清末年间当地陈姓财主建造的宅院，含

周边围房，占地面积达 4 800 平方米，上下两层共有

百余间，能容纳数百名伤病员，是天然的医院用房。

正因其具备“规模庞大”的特征，所以从第一次到第

五次的反“围剿”期间，先后设置过野战医院、后方

医院、总后方医院和兵站医院，救治了无数红军伤

病员。作为一座民宅，能够集各种类型的医院于一

身，且存续时间如此之长，在中央苏区红军医院发

展史上实属罕见。

1934 年 10 月 9 日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时，中革军

委命令：“所有重病员一月难治好的，概送第四后方

医院（九堡之下宋），务于十日午前十时前送完。”［5］

笔者到瑞金九堡下宋村考察，发现这里祠堂群集，

大小祠堂、厅堂十余幢，无疑是设立红军医院的理

想选择。长征前夕，驻扎于宁都小布的第六后方医

院也转移到九堡的密溪村，主要是该村有联排 5 座

罗氏大祠堂以及众多的附属用房。更为重要的是，

密溪村背靠瑞金于都两县交界的铜钵山区。中央

红军主力长征后，九堡遭到敌军“清剿”，密溪第六

后方医院的部分重伤病员便转移到了铜钵山的密

林深处。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铜钵山是闽

赣省委的重要游击区。

红军医院选择祠堂作院址，一是彰显红军是一

支纪律严明的正义之师。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红

军医院都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更不扰民、不惊民、不强占民宅。二是祠堂是同姓

人共同祭祀祖先的地方，不忌讳伤残血光，可以接

纳红军伤病员住宿，甚至进行治疗与手术。瑞金万

田乡民刘丙生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他爷爷参

加红军后，家里只有奶奶带着 3 个孩子。一天早晨，

奶奶发现屋檐下禾草堆里躺有十多个衣衫褴褛、满

身是血的“兵”。奶奶害怕不已。一个“兵”见状后

起来对奶奶说：大嫂，别怕，我们是红军，受了伤，昨

晚路过你这里，我们马上走！奶奶立刻放下戒备邀

请红军进屋休息。他们怎么也不肯进屋，说道：我

们马上离开，方便的话，用一下你的勺子，我们想喝

点水。红军伤员拿着奶奶递过来的勺子，到房前的

水井里舀水喝。喝完水，红军伤员相互搀扶着离

去。奶奶急忙追上去把家里仅有的一包红薯干给

他们带着路上吃。回到家后，奶奶望着沾满鲜血的

勺把子伤心地哭了很久。属于年轻一辈的刘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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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久远了的红军并没有过深的认识，但他奶奶讲的

这件事，对他触动非常大，印象特别深刻。

4 要有残存的历史印记 

红军伤病员收治在医院，在治病休养的同时非

常注重文化知识的学习。许多红军战士出身贫苦

家庭，入伍前普遍都是文盲，住院后都自觉利用治

病疗伤机会学习文化。许多战士就是在革命的熔

炉里，从目不识丁到能识字读报，乃至撰写家书，这

也是红军医院的“特色”功能。由于条件所限，战士

们学习文化时缺乏纸张，就会在墙壁上信手涂鸦，

留下许多略显稚拙的字迹，内容大多是当时的口号

标语，或与卫生、疾病有关的小标语。笔者在实地

考察中发现，只要旧址尚未毁坏，当年的标语仍是

依稀可见，如石城镜面排红三军团后方医院旧址内

壁保存的红军标语有“勇敢冲锋带了花，不吃酸来

不吃香”“吃了辣椒要反工”“医生开刀”“同志们第

高政治文花水平”等字样。乐安县湖坪乡汉上村

“伟佐两先生祠”内的标语则清晰地落款为“五军团

野战医院宣”，可见该祠堂曾经驻扎过红五军团的

野战医院。在瑞金九堡下宋村红军第四后方医院

院部所在的“离明居”厅堂里，当年存放报纸报栏

“红星报处”“红中报处”“健康报处”墨迹清晰可见，

特别是字体略小于两大报的“健康报处”，令笔者大

为惊喜，苏区时期出版发行的《健康》报，据说是一

份专供医务人员使用的专业报纸。红军卫生学校

第二期学员涂通今将军回忆，他在学校时没注意

《健康》报，但毕业后，到部队当医生，干卫生工作，

感到知识不够，经验缺乏，经常需要指导，就重视

《健康》报了。它代表上级卫生领导机关，起了指导

作用，经常报道我们需要的材料，如包扎、止血、固

定、搬运等方面的材料，还有“四大疾病”的防治知

识和部队作战、行军、宿营等卫生要求都有报道，所

以它很受医务人员的欢迎。遗憾的是，《健康》报已

经完全失传，如今再也无法目睹它的风采，但在旧

址中尚能看到“健康报处”的报栏，确是笔者多年考

察红军医院旧址时难得的发现。

红军历来重视标语宣传工作，标语是体现中国

共产党政治主张的最直接的表达方式。为了规范

标语书写，红军总政治部多次统一印发标语、口号，

并规定了统一的书写要求。部队每到一处，驻扎时

间超过 3 个小时，宣传干事就会提着石灰桶，在墙壁

上书写醒目的标语、口号，让群众最直观地熟知党

和红军的政治主张。笔者考察发现，凡旧址外墙上

书有“医治白军伤病兵”等字样者，大多曾为红军医

院。医治白军伤兵，毛泽东认为“亦是对敌军宣传

的极有效方法”。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人民军队开

始，就秉持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对被俘的白军伤病

兵同样给予积极的救治，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

中强调：“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

军的伤兵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把上

好了药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返敌军。”［6］红军医院认真

执行党的这一对敌宣传策略，切实体现了红军是文

明之师，也从本质上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

5 要有集中的烈士墓地 

在条件极其简陋的红军医院里，虽曾有罗瑞

卿、钟赤兵这样顽强挺过重伤的钢铁将士，但更多

伤员却因缺医少药，永远无法重返战场，甚至默默

牺牲在病榻之上。红军医院在创建之初，就高度重

视疾病防控工作，为此通常会在医院附近的区域或

山岭上，专门划设场地用于安葬牺牲的烈士。湘赣

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扩大红军与健全地

方武装决议案（1932 年 8 月 1 日）要求：死亡战士应

由当地政府帮助红军机关收殓并立纪念牌，在附近

红军医院及巩固苏区设立公葬地葬埋死亡战士。

过去，部分乡苏维埃政府（尤其是永新三区）对医院

牺牲战士的安葬事宜不予负责，这种做法是十分错

误的［7］。所以，有红军医院的地方必定有安葬烈士

的地点，这是红军医院旧址与其他革命旧址的不同

之处。

笔者在实地考察时也会查看安葬烈士的地点，

有的当地群众自发地为红军烈士建起了“义冢”，每

年清明节群众都会自觉前往祭扫，如兴国崇贤乡齐

分村的村民每年坚持给“义冢”扫墓从未间断；有的

地方则建起了无名烈士纪念碑，供后人凭吊。2019年

9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颁授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崇尚英雄才会产生

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8］红军医院附近有

这样一座墓地，既可以告慰先辈今天的幸福来之不

易，也让后来者有追思凭吊、拜谒铭志之处。但笔

者也发现，不少红军医院由于设置在偏僻高山密林

之中，少有人员涉足，故而未能建立纪念设施，这也

成为笔者考察红军医院旧址遗址时的一大心结。

我们将不遗余力呼吁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高度重

视这一问题，让英雄安息于青山绿野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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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有流传的感人故事 

红军医院设置于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是孤立寂

静的。有红军医院，就会留下许多治病救人的感人

故事。比如，当年担任高田妇女干事的林春桃回忆

说，她曾 10 多次前往小布红军医院，帮伤病员洗衣

服、绷带和纱布。“在家吃过早饭去，衣服洗干净，晒

干折叠好，分别送还给各人就回来，中午在医院吃

饭，傍晚就回家”。曾任高田乡苏维埃政府干部的

黄良厚，右腿跟部患疾，肿得厉害，行走不便。医院

院长戴济民用马把他送到韶坊分院做手术，几天后

脚疾就好了。村民黄菊秀害眼疾，快要瞎了，经医

院治疗后恢复了视力。黄菊秀十分感激，专门做了

一双布鞋送给医生。又如，1931 年夏天，中国工农

红军总医院从兴国城冈搬迁到鼎龙茶岭村。该院

院部设在上茶岭的士布段曾屋，在附近的猪兜窝、

新屋下等村设立了 5 个所。该院不仅医治红军伤病

员，而且特别关心当地群众的身体健康，专门设立

了 10 多张病床，供当地群众治病之用。兴国鼎龙下

茶岭黄秀子的烂脚病，经过红军总医院两年多的免

费治疗，终于痊愈了。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山

村，村民们无不为之高兴，特别是黄秀子更是逢人

就说红军好，千感谢万感谢徐医官，还不时撸起裤

子让大家看看治好了的双脚［9］。

再是，随着红军医院的进驻，当地群众在苏维

埃政府的动员下，义无反顾地组织担架队、洗衣队、

慰劳队、做饭队、招呼队给医院服务。这些事迹也

必为当地村民所津津乐道，并代代相传。笔者在中

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良村战斗所在地——兴

国县良村乡厚村采访时，村支书罗序海领我们查看

了良村战斗的临时包扎所遗址——沙垇上，并自豪

地说道，他爷爷担任了这次战斗的担架队队长，负

责把红军伤员从沙垇上的临时包扎所运送到兴国

的城冈白石村，大约有 20 里的路程。

笔者在考察吉安东固革命根据地最早的红军

医院遗址时，东固镇敖上村拱桥小组村民王振兰热

心带我们在密林深处找到该遗址，并给我们作了详

细介绍：该遗址原为一座道观，江西工农革命军第

七纵队游击作战时在此设立医院，当地人称之为

“道坛红军医院”，王振兰妻子的二大伯谢义忠曾

经在道坛医院做过大约半年的护理工作，道观后

山 窝 还 埋 葬 了 不 少 红 军 烈 士 。20 世 纪 六七十年

代，道坛被拆时，后山窝的烈士坟堆还依稀可见，现

所能见到的是三、四米高的灌木丛林和房屋基脚。

这所中央苏区最早的红军医院，过去从不为外人所

知晓，但敖上拱桥的村民（包括年轻人）都知道那里

曾经有过红军医院，而且医院所在的小山窝一直是

当地村民砍柴伐木的“禁地”。

有关红军医院设置及旧址遗址甄别问题，除上

述诸要素外，还要考虑水路交通的便利。当年，交

通运输主要靠水路船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水

路是红军伤病员运送的首选交通，如赣州战役时，

红军伤员主要是通过贡江运送到于都后方医院救

治。第五次反“围剿”的石城阻击战时的伤员也是

利用水路运送到瑞金后方医院。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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